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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六、臨危遇救　古洞說神好二十六、臨危遇救　古洞說神好

　　老人笑道：「我正姓卜，但不是你尋那人。你師父我也至好，夜來再和你說吧。底下還有不少難關，且喜老賊戚當近年越發倒

行逆施，性又多疑，手下徒黨被他自家殘殺殆盡，這大一片山腹古洞連他家屬才十二人，並還眾叛親離，兩個最得力的烏氏兄妹先

就恨他入骨。如非男的膽小，顧忌太多，惟恐誤事，依了女的，早將老賊刺死。　　「暫時雖還不敢下手，日夜均在圖謀。便我不

來，老狗男女也沒有多日活命。不過此賊極惡窮凶，慘無人性，害人太多，這等死法未免便宜了他。這都是我兄弟不好。為了當年

和女賊一點私交，想盡方法極力保全，以致老賊又多害了好些人命。上月他才醒悟，向老狗男女責問，要他自吐罪狀，照昔年所發

誓言自殺，老賊口中答應，暗用陰謀，將他困入地底。

　　「如非他有一身好功夫，雖然粗心驕敵，仍有一點戒備，早已送命。本定三日之內如不屈服，照老賊所說立誓和好，同惡相

濟，拿我兄弟做護身符，由他任性害人，便拼著多年辛苦經營的古洞不要，將泉眼掘開，發動大量寒泉，將我兄弟活活淹死。賊婆

為了此事苦勸不聽，雙方反目。老賊聽了小賊婆的讒言，還幾乎將其殺死。

　　「你師父只知老賊在外偷偷為惡，命你拿了親筆書信尋我兄弟詰問，先不知道人已被困，等你走後第二日忽然得信，百忙中抽

空想要趕來。令師所去之處事情本極重要，因恐誤你性命，不得不管。剛往回路追來，正在為難，事有湊巧，我和令師一別五六

年，雙方都喜在外走動，彼此蹤跡也曾聽人說起，這些年來不是東西相隔，彼此錯過，便是各人事忙，無暇往尋。

　　「這次我由別人口中得知昔年那個專吃人腦的凶孽似又出現，別人不知我那老沒出息的兄弟為了一點舊情將狗男女看守在此，

並還一同隱居，從不外出，只當昔年惡貫滿盈，早為武當諸俠所殺。因那凶孽形跡飄忽，專吃人腦，好些相似，雖生疑心，並沒料

到此賊尚在人間。

　　「我聽人一說，便知老賊故態復萌，忙追下來。為了老賊，弟兄失和已有多年，知道老賊為人凶狡，兄弟顧念私情，感情用

事，不拿著老賊真贓實犯無從下手。小賊婆的前夫住在離此五百里山村之中。當初老賊被人擒住，身敗名裂，便由此人而起。這一

出世，二次淫凶害人，決放不過昔年的對頭。相隔這近，此人必能知道一點虛實，意欲先往尋他探詢。

　　「中途又聽人說，令師和諸位男女英俠救災分田、開渠興利之事，心想，多幾個朋友好辦得多，令師他們耳目最靈，此事必早

得知，匆匆改道往華家嶺趕去，竟與令師中途相遇。我聽兄弟失蹤，還當遇害，令師又有要事在身，關係上乾人的安危，得信大

遲，一班好友業已分散，我當時怒極，便勸令師先辦正事，我一人來此與老賊拼命。令師自然信我得過，雙方約定後會之期，我便

一人趕來。

　　「行至中途，又遇一人，得知我兄弟剛剛出險，老賊還不知道，先想尋的師徒三人早被老賊擒來。等我趕近山口，我兄弟已由

地底脫身，到此地步，方將老狗男女恨毒，決計除此大害。但他深知老賊厲害，他本領雖高，孤掌難嗚，老賊還有三個死黨，地底

又有許多機關，雖因日前有人泄機，得知底細，一個人想要成此大功，終非容易。為了昔年話說太滿，又不便往尋一班老友相助，

並且老賊十分機警凶狡，一被逃走便難搜索，想來想去，只有我途中所遇女俠林玉虯可以相助。

　　「此女雖是我弟兄的後輩，年已不小，武功劍術均非尋常，並且所居附近還有兩人也是能者。他出困之後匆匆回到所居廟內，

乘著大雪前往尋找，恰巧林玉虯剛由外面回來，並還在安平店內和你見上一面，只不知令師命你送信之事。我兄弟本來滿腔怒火，

歸途雪下越大，見你騎了小花雲豹雪中急馳，馬蹄上所附冰雪甚多，天氣酷寒。

　　「恐你年輕無知，稍一疏忽，因敲馬腿冰雪傷了那馬，暗中代為去掉。那馬本認得我弟兄，當時由他在前引路，因你答話不小

心，又不知你來意，急於趕回地牢，準備幫手一到，裡應外合，你又不曾詳說來意，以致匆匆分手。

　　「這時雪下真大，他深知地理和賊巢虛實，來時借了人家一頂斗笠，一直回到原來被困的地穴之內，老賊還不知道。我也跟蹤

趕來，剛把我兄弟尋見，問明賊巢地理和那許多機關。初意老狗男女還在其次，最可慮是地道中這些機關，人地生疏，好些吃虧。

　　「及至聽我兄弟仔細一說，再經考驗，竟是我昔年老友遺留的圖樣，我也精於此道，一望即知，經此一來，自然容易，不過地

方大大，我們人少，賊巢出口既多，我兄弟雖然醒悟，痛悔全非，但是內有三人還想保全，再三向我求說。我因這三人一個受老賊

誘脅多年，出於無奈，從未親手為惡，這次更未恩將仇報，反因救人報德，幾乎送命。

　　「另外兩小兄妹更是情有可原。答應之後，我兄弟氣那老賊不過，意欲親手殺他，知道這樣冷的雪天，老賊不會出去害人，本

欲稍緩下手。我又探出那師徒三人，一被老賊吃了人腦，活活釘死木板之上，另一個也是命在旦夕，剩下一個孤兒，老賊問出剛被

對頭收來，才只兩月，愛他聰明膽大，意欲收為義子，再三威迫，已有多日。

　　「本心只想救那孤兒出險，暗中尋來，剛剛探明底細，得知你因尋我兄弟被擒在此，正打算少時救你出險，你便尋到牢內。

　　「我知這裡是他為惡隱秘之地，必有專人守望，雖然不是外行，到底初來，拿不准人藏何處，恐被賊黨看破，正想借你引逗賊

黨出現，機關業已發動，因你兩次開口，賊黨答話，非但看出兩邊石筍一根內藏有賊黨，石人一倒，並還看出好些機密，內中兩根

最要緊的總簧也被你無意中破去，而那機關佈置均與我兄弟所得機密一般無二。

　　「當你被擒之時，身後敵人正是那小賊婆娘，昨夜經人警告，還是執迷不悟，想要討好。烏家少女恐你遇害，跟在後面想要勸

解，不料我已發動，出手以前，我在女賊身後，知那少女曾向我兄弟泄機，並未瞞她。我將女賊一掌打死，此女真個機警，百忙中

交我一張地圖，立即乘機退去。

　　「我弟兄二人貌相相同，連衣服也差不多，知其認錯了人，匆匆接過。恐老賊趕回得快，被他警覺，雖可當時動手，一則還有

其他顧忌，我又答應在先，想由我兄弟親手報仇，正好借此機會使他心驚肉跳，多著點急。

　　「本來老賊此時逃走並不甚難，一則色令智昏，為那少女所愚，二則天性多疑，而又貪狡，那麼兇險的人，做起事來偏是畏首

畏尾，進退兩難。他多少年的積蓄均在這裡，全洞上下數里方圓無一處不用過心血，不是萬不得已決不肯捨此而去，我們最好不要

他看出，讓他疑神疑鬼，想不出個道理才妙呢。」

　　說時，燈光早隱，老人似能暗中視物，上下繞越，步履如飛，決不像是初次經歷的人。偶然也用燈筒照亮，都是一閃即滅，語

聲甚低，且談且行。有的地方前面也有昏燈照路，所經之處都是一些甬道和又長又小的洞穴，曲折迴環，所行頗遠。走上一段，遇

到歧徑和上下之路，老人必要立定尋思，看好道路再走。

　　由落地起，越往前地勢越高，中間也有下降之時，老人共只略停過三四次，內中一次業己走到有光之處，前途明燈如畫，漸覺

溫暖，老人本要衝過，不知何故，側耳一聽，又退了回來，繞走別處，腳底又輕又快，一絲聲息皆無。

　　等到繞走了一大段，由一螺旋形的厭徑繞出，並還遇到兩次機關埋伏，均經老人低聲指點，貼著洞頂一躍兩三丈縱將過去，並

未觸動。後來聽說所經之處，除卻開頭一段，再往前去步步皆險，仗著老人內行，一看即知，事前有人泄機，手又拿著少女所贈總

圖，才得從容渡過，否則仍是危險。

　　回顧方才所見燈光，業已落在身後，似已走到先被擒時經過之處，那燈光乃老賊愛妾的臥室，再走不遠便到出口。為了老賊天

性猜疑，小賊婆又喜勾引門人，說笑兜搭，手下徒黨多被殘殺，這大一片地方，連所用美婢在內，能得用的沒有幾個，並還眾心離

叛，只將那些機關埋伏避開，便容容易易逃了出來。

　　轉眼之間走到初來入口黑幕之前。老人才將旺子放落，一同走出。

　　到了樹穴之下，老人將旁邊鐵鉤一扳，上面樹心便即下沉，二人踏了上去，反手一扳，人便緩緩上升，直達地面停止。探頭一



看，天早大亮，那株古樹入口的洞穴機關十分巧妙，表面看去只是一個年久空心的樹腹，內裡比地面好似還高一點，填得嚴絲合

縫，踏在上面也是實地，看不出絲毫破綻。

　　老人見旺子用力踏那樹心，想試虛實，笑說：「下面鐵底，還有鋼板托住，不扳機簧如何能踏得動？天已近午，乘著外面正飄

雪花，快些隨我回去。你想和強敵動手，還不到時候，可在郭氏弟兄家中等信，不要冒失走來了。」

　　旺子笑問：「二位老前輩何時去往尋我，恩師還有一封信呢。」

　　忽聽前面轉角上有人說話之聲，聽去十分耳熟。

　　老人答說：「山中冬來常降大雪，居民雖然習於勤勞，似此雪還未止，又當將近中午吃飯時候，不會有人來往，也許是來尋你

的呢，見人不要提我，你快去吧。」

　　旺子聞言心動，忙即趕出。剛由轉角崖後趕出丈許，便見來這三人腳底俱都踏有雪具，一個業已滑往前面，後面兩人也快走

過。內中一人正是郭二，不等招呼雙方業已認出，忙將前面的人喊回。這才看出，當地離開昨夜馬驚之處尚遠，乃谷中的一條歧

徑，便郭二等三人所行也非正路。

　　旺子方要開口，郭二已將身後所背「雪裡快」解下，令其穿上，含笑說道：「天明後家兄來此探看，在山口附近遇見兩個女

賊，如非內中一個人好，問出他是對面烏家堡外居民，幾遭不測。當時雖因家兄事前有點準備，答話從容，所尋又是谷中居民，有

名有姓，女賊不曾露出敵意，但看對方神情，稍一疏忽非遭毒手不可。

　　「後來故意去往人家走了一趟，歸途發現，女賊所帶惡狗竟在崖頂朝下張望。這樣滿布冰雪的危崖，不是真有本領的人將狗帶

上，如何上去？料知女賊必在崖頂朝下窺探，表面裝不知道，一路和同伴說笑，從容回轉。正在假裝糊塗，說來時所遇兩個婦人長

得好看，不曾見過這樣大雪，如何走法。可惜男女有別，無法相助，也不知是由哪裡來的，誤走此地。

　　「方才向人打聽，均說不曾見過，必是路過的女客，把路走錯。同來的人故意答說，這樣大雪，我們男子不穿『雪裡快』都無

法走，她們年輕婦女豈能隨意往來，穿得又那麼講究，一身翻毛皮衣，油光水滑，不知什麼皮毛所制。腰間並還帶有兵器，這等打

扮從未見過。

　　「谷中居民至多不愁衣食，怎穿得起這好衣服，何況又是婦女。不是兩個過路的女鏢師為大雪所阻，想尋人家投宿暫避，便是

山神狐仙之類。且喜大哥規矩，雖然覺她好看，並未衝撞，將她得罪。正在互相議論，忽然發現那兩個婦人果在崖頂暗中窺探，直

到走出谷口方始不見。

　　「因你所騎那馬天明前空身逃回，天上又飄雪花，我們聽馬悲嘶，見鏢囊糧袋都在馬上，不曾解下，那馬匆匆吃了一些馬料，

又回頭向馬鞍連拱。後來由我在鞍下搜出一包馬藥，和了一些米酒在內與它吃了，忽朝我們連聲急嘶，反身往外馳去。雖然人馬言

語不通，也問出一點意思，知道老弟多半已為兇人擒去，形勢奇險，那馬必是情急，想往別處求救無疑。

　　「那兇人是個老賊，名叫戚當，還有一妻一妾和一些門人，均是能手。我們也是近年才知他的底細，昨夜防你年輕計快，所去

之處又在他的巢穴附近，如無日前傳說也好，卜老前輩偏有遇害的信，老弟途中所遇異人，身材打扮雖與相同，雙方並未對面，到

底拿不準是否。我們谷中雖有熟人，極少來此，都是人家尋我。料知老賊既然故態復萌，重出害人，並還越來越凶，對於卜老前輩

也敢加害，谷中必有他的耳目，你如走口，必惹出殺身之禍。

　　「老賊隱跡多年，最恨人知他的姓名蹤跡，所以未對老弟明言。家兄只說老賊一向以晝作夜，就是以前在外為惡，也要太陽落

山才起，老是日伏夜出，連谷中居民均未必見過他的真相，就是見到也非本來面目。這時馬早馳去，天已大亮，來此窺探，決不至

於遇上，就是無法救你，仗著平日人緣，多少總能打聽出點虛實。卜老前輩是否失蹤遇害，總可探出。

　　「我弟兄自非老賊師徒全家對手，原準備探出一點真相，再冒著大雪，用令師口傳之法，由沿途受過他好處的苦人一個接一個

尋他報信告急，這個比官家驛馬飛報緊急公文還快得多。因是日夜不停，得信就轉，哪怕相隔千里，不消兩三日便將口信送到。令

師他們來勢極快，如其得信趕來，也許能夠趕上。

　　「不料剛進山口，便遇見那兩個女賊借口問路，探問來意，話說極巧，神態也極謙和，如非家兄是個老江湖，一看便料她是老

賊妻妾，又懂得她們黑話，換了別人，休說來意被她看破，便是答話不善，或是見她年輕美貌，不像中年以上婦女，欺她外來生

人，隨便調笑幾句，也是休想活命。就這樣，聽那小的一個口氣，還想把他兩人帶走，多虧賊妻人較善良，暗中示意阻止，才得無

事。

　　「這時天又下雪，路斷行人，山口一帶前後兩三里沒有一所人家，對方滿臉媚笑，全是假裝，只一翻臉，休說人非其敵，便是

那條惡狗先就難當。總算運氣，假裝老實，又是本地土人打扮，除滑雪較快外，沒有露出是個會武的人，雖然平安回來，你的消息

卻未探出，只聽人說，昨夜似聽青林壩口外轉角崖谷之中有馬嘶之聲，共只叫了兩次，底下便無聲息。

　　「卜老前輩失蹤已半個多月。老賊近數年來方在人前出面，外表裝得再謙和沒有，對人誠懇非常，話更好聽，看去文雅已極，

所居就在卜老前輩廟後一所小樓之中，夫妻二人，還有兩個男女傭人，和一子一女，別的徒黨均不出現。開頭推說平生信佛，但又

不捨他那妻子，沒有削髮出家。

　　「因和卜老前輩相識，特意來此同隱。先將谷中田土買去一小半，後來越買越多，連山地也被買下，只剩六七家土人，因聽卜

老前輩之勸，沒有將田賣掉，去做他的佃戶。因他自稱終年信佛，所居樓後有一山洞，平日不喜人往驚動，偶然出來都在黃昏以

後，對人和氣已極，有事求他也肯幫忙，裝得十分慷慨。

　　「以前谷中土人均能自給，自從賣田之後，先想田產換了主人，仍歸自家耕種，雖然要繳租糧，所給田價也買得回來，賣了再

買，無異多出一筆田產，哪知谷中的田都被他一家買去，無法買回，頭兩年還不怎樣，第三年起便須用田價貼補才能夠用。最奇是

每年交租稍遲必有禍事，還有許多奇怪傳說。

　　「那些佃戶都說，因他信佛大虔，菩薩保佑，如遲交租，必有災害，不知老賊用什方法，到時並不十分催逼，土人寧可自家受

窮受苦，節衣縮食，誰也不敢欠他一粒糧米。老賊平日輕不出面，出來多在夜間和夏天納涼之時，終年樓門禁閉，只賊妻和卜老前

輩常時往來。他那一雙假兒女必有一人隨在旁邊，雙方交情彷彿甚深，卜老前輩向不出山的人，不知何故先失蹤了幾天。

　　「這日半夜，有人夜起，見他和老賊夫妻三人同在樓旁新建山亭之內說笑，桌上還擺有酒食，月光甚明，方覺老賊平日怕冷，

時近隆冬，怎會在寒風冷月之下飲酒？那人和卜老前輩最好，曾經背人受過告誡，令其遇見雙方對談，或見有什事情，必須即速避

開。他所種十畝山田，便聽卜老前輩之勸，沒有出賣，才保得全家衣食。

　　「老賊也從未命人尋他，見狀心正奇怪，卜老前輩忽然發怒，雙方似已起了爭論，賊妻並還從中勸解，隔不一會三人同往樓中

走去。這類事本來常有，次日不見卜老前輩出來，也未在意。又隔了好幾天，仍不見人，無意中向賊子探詢，答說：卜老前輩就在

飲酒第二日一早離山他出，要過半年才回。

　　「問完回去，發現炕上插著一把鋼刀，跟著便聽窗外有人低聲警告，不許再說前事，否則全家必死。那人本極害怕，又想起卜

老前輩近三月來幾次警告，仔細一想，忽然醒悟，當時答應。因聽口音像是老賊女兒，次日悟出對方為好而來，不是惡意。忽又遇

見賊女，將他引往無人之處，警告了幾句，並說此事關係重大，你對谷中土人一字不要提起。山亭飲酒之事既未向人說過，再好沒

有。谷外的人如有相識，卻要暗中告知，只說卜老人業已失蹤，凶多吉少，別的不要多說。

　　「那人名叫張四，是個中年勤謹的農人，受過卜老前輩好處，和我弟兄也有交往，雖聽這等說法，因覺對方年輕女子，恐其有

詐，又想老賊外表善良，雖有一次無意中發現他向一人低聲說了幾句，目有凶光，與平日一臉巧笑不同，聽話那人身材高大，十分

雄壯，竟會嚇得週身亂抖，面無人色，方覺奇怪，便被卜老人掩來身後，將他暗中引走，老賊也未警覺，由此常受老人告誡，不令



多事，好些可疑。終想老賊文弱，不像會真害人。

　　「卜老前輩的本領雖不深知，雙方同住谷中多年，他那神力和身法步履的輕快卻早看出，心想，此老那大力氣，怎會遇害，恐

有隱情，始終謹守老人之教，也未對我弟兄說過。直到近日，又遇兩小兄妹，女的竟說他是老賊徒弟，並不姓戚，問他以前的話可

曾向人說過，如其未說，快些宣揚出去，並還立誓明心。他方半信半疑，點頭答應。

　　「恰巧有事尋我弟兄，剛吞吞吐吐說了幾句，跟著我弟兄也得到信息，天卻下起雪來。家兄回去對我一說，正要設法向令師送

信，昨日先來那位女俠林玉虯忽騎小花雲豹趕回，匆匆說了幾句，大意說你今早必能脫險，老賊已有兩夜未睡，日裡決可無事。為

了此馬必須藏起，以防萬一，這樣大雪，恐你沒有雪具，難於行走，又不知昨夜受傷沒有，命我帶了雪具速來接應，並還指點途

向，不令去往青林壩，只在這一帶往來窺探，必能遇上。

　　「也許有人送你回來，此時時機瞬息，如往迎接，彼此省事，共說了三處出口，你來的那面枯樹出口也曾說到。我們因見雪勢

不大，地上積雪卻深，谷中土人均善滑雪，老賊總難免有耳目在外，何況昨夜你已被擒，他那地底洞穴何等深險，竟會被人救走。

如被發現，定必驚慌。

　　「林女俠沒說詳細，不知救你的是誰，老賊師徒是否得知，惟恐冒失行事，萬一有錯，我們知道這裡地勢，意欲先往前面危崖

下另一出口看上一眼，再由那旁山夾縫中繞來樹後。如不見人走出，便照林女俠所說在此隱伏等候。剛剛走過口外，你便走出。我

料老弟脫險已有一會，谷中靜悄悄的，連那惡狗也未出現，大概老賊師徒還不知道。

　　「據林女俠說，你年紀尚輕，雖得師門真傳，入門日淺，尚欠經歷，尋常敵人自能應付，像老賊這樣兇險的人決非對手。此時

已有幾位異人出頭，請老弟不要參與，可到我家暫住，等候消息。我想老賊惡貫滿盈，他本領雖極驚人，但有一樁短處，為了昔年

荒淫太過，又被強敵所傷，兩條狗腿差不多失去知覺，最怕寒冷。

　　「雖然練就獨門手法，手中一根又當兵器又能幫他走路的包銀鋼拐用以行動，點地如飛，縱將起來急逾飛鳥，但決不能在寒風

中走得太遠。聽說他那等走法至多三數十里便須停歇，真力不濟尚在其次，第一怕冷到了極點。這類走法必須施展全力，提氣輕

身，難於持久。如是尋常走路，便不能跑得大快。近日冰雪酷寒先禁不住，再者大自日裡這等走法也太驚人耳目。他防傳說出去洩

露他的機密，決不敢當眾顯出原形。

　　「何況老賊最貪舒服，平日睡眠比年輕人還多，與尋常老人不同。他因卜老前輩所居地牢四面山石堅厚，只有上邊一個小洞，

封洞鐵棚都是純鋼打就，比飯碗還粗，中間有兩寸許空隙，並有好些機關埋伏，離地又高，多大本領也難脫身。偏是被困多日，說

什麼也不肯屈服與之合流，事前存有顧忌，不曾將人弄死，再說也非容易。

　　「初意打算利用賊妻的交情誘使合流，誰知卜老前輩昔年雖和賊妻交厚，並無絲毫私情，只是情熱，心喜此女，別無他意，為

了此事受過不少閒氣，吃過不少苦頭，只為天性倔強，始終不改。他雖看在朋友分上，一意保全，要他從賊為惡卻是死也不肯，反

因此一來，連對賊妻也寒了心，一口拒絕並說老賊倒行逆施，惡貫已盈，不久必遭慘報。

　　「老賊因那地洞地方廣大，卜老前輩又是內家高手，善於服氣，不會饑渴，本領既高，人更機智，如非看出賊妻昧良，又大自

恃，想試探對方對他心意，也不至於上套入阱。老賊覺著勢成騎虎，夜長夢多，近來又害了幾個老對頭，想起自己平日作惡多端，

心驚肉跳，無論何人都生疑忌，性情越來越兇暴，自知眾叛親離，疑心更重，對於卜老前輩殺是沒法殺，放是不敢放。

　　「實在無法，最後想下陰謀毒計，準備三日之內對方如不點頭，便將左近泉眼掘開一洞，想用寒泉倒灌進去，拼著多年苦心經

營的下半地洞不要，將卜老前輩害死，以防後患。性偏貪鄙，左思右想，舉棋不定。昨日正隔著鐵棚向下警告勸說，沒想到卜老前

輩早有準備，不知用什方法，隱伏在下面鐵棚旁邊、洞頂山石之上，老賊喊了幾聲不聽答應，用燈照看，下面空無一人，總算人太

狡詐，沒敢下去。

　　「卜老前輩原意也是虛實並作，早在下面掘通一條出路，想好主意，老賊如下，當時與之拼命。老賊遲疑不敢，便給他吃點苦

頭，以便抽空逃出，約請幫手，免使警覺，又生枝節。聽出老賊快要轉身，冷不防貼著洞頂由鐵棚下橫飛過去，揚手一劈空掌，雖

因鐵棚只有兩寸來寬空隙，又是凌空反手打上，比平日功力差得多，老賊伏在上面朝下張望，驟不及防，內傷也是不輕，總算沒有

致命，又是行家，當時朝下冷笑，說了幾句狠話，口說沒有受傷，回去卻向賊婆撤嬌，由妻妾門人用內家手法按摩了大半日夜，還

吃了好些傷藥。

　　「直到昨日半夜，老賊正要去睡，忽然有了動靜，這時卜老前輩業已回去，正在暗中佈置，向他兩個男女門人探詢，如非你由

上面騎馬走過，差一點便被識破。卜老前輩無妨，那兩個背叛他的門人非遭毒手不可。就這樣，他還是疑心未退，將你擒住之後，

還在到處查探，他又不肯信人，事必躬親，當然忙不過來。因其又要用人，又要疑人，無事還好，平日養尊處優，享受過於王侯，

忽然勞累了兩日夜，雖有一身好功夫，不曾勞慣，當然不能持久。

　　「林俠女說她來時，曾聽老賊發怒咒罵，昨夜受了夜寒，妻妾門人沒有天良，對他都不關心。此時想必疲倦已極，下餘只有限

幾個徒黨和三兩個美婢，這大一片地方自難照顧得了。老弟出時不曾驚動，前面便是山口，他便是事後知道，也不至於追來，何況

他那家屬門人十九暗中離叛，只賊妻還顧念多年夫妻情分，心雖恨極，沒有傷他之念，另外還有三個極惡窮凶的死黨，連小賊婆和

內中兩個得寵的丫頭都在暗中咒罵，盼他早死，以防受害，門人更不必說。

　　「如非老賊天性兇殘，積威之下不敢輕舉妄動的話，內中兩個見他如此殘忍陰險，不問親疏，稍有不合立加慘殺，連隨他多年

平日最得寵愛的徒黨都因一言之失，被他把人腦生吃了去，俱都同病相憐，觸目驚心，恨不能將他刺死。老賊一睡，誰也不肯多

事。我們方才初見最是危險，此時業已無妨，盡可從容回去了。」

　　說時，旺子早將「雪裡快」穿好。剛聽幾句，想起卜老人尚在身後枯樹腹中不曾走出，忙即回身往看。就這幾句話的功夫，人

已不見，樹穴中仍是原樣未動，料已回轉地穴，來去這樣神速，大出意外。分手以前，曾令暫時不要對人提起，知事謹秘，也未對

郭二說老人就在後面，曾經同出的話。

　　恰巧雪下越大，二人並肩而行，冒著雪花邊走邊說，相隔六七步外便看不出人的蹤跡，越發放心大膽，往回路馳去。還未談

完，人便馳出山口。

　　一路無事，回到郭家，郭大業已準備酒食相候，把旺子接將進去，雙方談完經過，郭大說起：「方才又有兩位女俠尋來，說老

賊老狼神戚當兇險狠毒，她姊妹昨夜曾往谷中窺探，無意之中留下腳印，被賊徒發現。其實那賊徒並不與老賊一心，因見凶猿動了

一動，心疑未死，恐其復活，乘機刺了兩刀，恐老賊多疑看破，恰巧發現腳印，你又被擒，意欲引使老賊驚疑，虛張聲勢。

　　「不料老賊竟命兩個賊婆帶了一條惡狗出來搜索，準備連馬帶人一齊擒回。兩賊婆已是厲害，惡狗更凶。此是西藏特產凶獒，

猛惡無比，小一點的虎豹均為所傷，動作如風，爪牙又有奇毒，她姊妹以前曾在別處見過這類惡獸，知其耳目最靈，更長聞嗅，被

它尋見，心正驚慌。先是賊婆喝問來歷，惡狗守在一旁。

　　「後來雙方把話說翻，小賊婆一聲號令，惡狗剛剛縱起，朝人撲到，忽然一聲慘嗥，倒翻在地，人卻不見出現。賊婆好似十分

驚慌，打了一陣忽然停手，縱出圈外，將她姊妹喊住，反以好言相商，說你們如是無心路過，不要進去，否則你固凶多吉少，我們

也要吃苦。最好雙方講和，各走各路。並說惡狗還有兩條，比這個還要厲害，到了谷中，遇上便無倖理。

　　「她兩姊妹見賊婆神情惶急，兩次請那打狗人出面，均無回應，本領頗高，自己原非敵手，對方忽然這等說法，好生奇怪。正

想要探詢老弟蹤跡，忽聽崖上有人發話，警告賊婆，令其痛悔前非，不要助紂為虐，並說老賊天性多疑，不聽良言相勸，你們回去

說了實話反而忌恨。此賊喜怒無常，近來作惡太多，已無人性。

　　「這三條惡狗看得比你們還重，如知為人所殺，你又說不出個道理，便不要你二人性命，也必生疑，甚而遭他毒打，何況你們



兩人，一個他已疑心背叛，一個上月與他門人私自相見說笑，又中了毒。如非貪戀美色，早和那門人一樣同遭慘殺。今夜他正急怒

交加，疑心生暗鬼，草木皆兵之際，答話稍一不善，凶多吉少。此賊惡貫已盈，三日之內便要伏誅。

　　「你兩個如肯聽我的話，回去就說：狗已回去，雪中腳印不曾尋到，不知何人所留。在此三兩日內，他決無心及此，以為這類

惡狗凶獒無人能敵，決想不到死了一條。再過兩三日他已遭了惡報，你們只能回頭，在此兩三日內不要幫兇害人，以後各自覓地安

居，仗著生得年輕，便是嫁人，也可得一善終，以免同歸於盡。隨教了一套話。崖上發話的像個老人口音，賊婆不知怎的那樣聽

話，非但滿口答應，並還拜謝，只防老賊多疑，打算分出一人偷偷掩回，抽空再尋一條惡狗出來查探，等到天明再回，以防回去太

早，好些不便。

　　「那位老前輩打發賊婆走後，說完老弟被困之事，又埋怨她姊妹兩句，令其速往尋師。並說：他兄弟二人方才相見，得知老弟

所尋便是她兩姊妹的師父，途中又曾幫過她們的忙。老弟不說真話，實是奉有師命，初次出門，謹慎過度，並非有心見外，不應為

了一點小誤會就負氣，想等老弟被困之後再往援救，作為還情。明知前途兇險，事前不肯相見明言，幾乎誤人誤己。

　　「如非暗中有人相助，豈不同歸於盡？她兩姊妹聽出老人來歷，自不敢強。她們本來便住隔壁洞內，和內人她們一起，比你先

到個把時辰，那位南姑娘昨日因氣老弟，業已問出雙方是自己人，還不肯說實話，犯了小性，不令我們弟兄明言。其實你剛一走，

她們便跟了下去，聽說途中還遇到一人，不知是誰，也許就是女俠林玉虯。我勸她姊妹等你回來見面再走，南姑娘又覺對不起你，

不好意思，姊妹二人托我代為致意，並將小花雲豹借去。

　　「說是此馬與林玉虯相識，前夜安平店那馬引你出去殺賊便她所教，意欲試驗你的本領深淺。看你小小年紀，毫無經歷，這樣

冰雪寒天，長途千里，鐵大爺怎會令你孤身上路？她姊妹歸途，恰巧林玉虯將馬截回，送來此地，所以相識。行時曾說，只借半日

光陰，自會送回。崔姑娘說：老弟就要回轉，勸她見面之後再借此馬，反正雙方師長和馬主人都是至交老友，何必不別而行？南姑

娘偏不肯聽。她們在此吃完飯才走，你只早來盞茶光景便見到了。」

　　旺子心中本印著南曼的影子，一聽崔、南二女昨夜便住郭家另一崖洞之內，業已起身先行，乃師便是師父所尋的人，可惜前夜

相遇，不曾細問來歷住處，好生悔惜。繼一想，卜老人殺賊之後，就要尋來指點，身邊的信也未面交，崔、南二女的師父既是師父

所尋的人，不過遲了兩日，此去仍可相見，只一對面便可解除誤會，又高興起來，一心盼望卜氏二老早日成功，交完了信，好早上

路。

　　因昨夜未眠，吃完飯便經主人勸令安臥。睡到夜裡，起身一問，老人並無音信。兩次想要往探，均被郭氏弟兄止住，說：「老

賊殘忍兇惡，慘無人道。今早聽林俠女說，他那地底洞穴埋伏重重，危機密布，雖是眾叛親離，手下徒黨在他未現敗象以前震於凶

威，遇敵仍必拼命。他全洞雖只十來個能手，本領均高，無一弱者。

　　「你只昨夜被困去了一次，所到之處不過十之一二，來去均在黑暗之中，方向途徑絲毫不曾看出，如何去得？卜老前輩兄弟如

無勝算，不會那樣說法。如非萬分兇險，老弟年紀雖輕，已得師長真傳，身邊又有這好兵刃暗器，算起來正是一個好幫手，如何嚴

禁前往？分明此事人多不行，不是真知底細的能手，去了反添顧慮，只能由這兩位老人家裡應外合，也許連女俠林玉虯都是隱藏在

此，斷賊逃路，以防萬一漏網，未必深入，老弟豈可冒失前往。

　　「我先不知卜老前輩孿生兄弟，今朝才聽說起，以他本領一人已足，日前被困乃是誤中奸謀，一時輕敵大意所致，一經脫身，

便老賊昔年人未受傷、下半身未失知覺以前也非對手，何況現在？對方又是弟兄二人，內外夾攻，至多明日夜裡必有好消息，二老

也必來此相見，決不會誤你的事，放心好了。」旺子聞言，只得中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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